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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一
九
九
五
年
春
，
我
在
土
庫
曼
斯
坦
首
都
阿
什
哈
巴

德
呆
了
一
周
時
間
，
等
待
尼
亞
佐
夫
總
統
接
受
採
訪
。

雖
然
採
訪
最
後
落
空
了
，
但
我
卻
對
這
個﹁
沙
漠
之

國﹂
有
了
感
性
認
識
，
他
們
認
為﹁
中
國
有
六
七
萬
土

庫
曼
人
居
住﹂
的
說
法
，
更
激
發
了
我
對
中
亞
史
的
濃

厚
興
趣
。

當
時
蘇
聯
解
體
才
幾
年
，
土
國
已
建
立
外
交
部
，
但
官
員
們

不
大
清
楚
該
如
何
安
排
外
國
記
者
採
訪
。
土
國
在
前
蘇
聯
比
較

落
後
，
主
要
生
產
天
然
氣
，
人
口
僅
五
百
多
萬
，
沙
漠
佔
國
土

百
分
之
九
十
二
以
上
。
在
外
交
部
，
對
方
送
我
一
本
俄
文
小
冊

子
︽
世
界
各
國
的
土
庫
曼
人
︾
，
其
中
一
章
叫﹁
中
國
的
土
庫

曼
人﹂
。
好
奇
地
翻
開
，
原
來
我
國
的
撒
拉
族
人
竟
被
他
們
視

為﹁
中
國
土
庫
曼
人﹂
了
。

小
冊
子
寫
道
：
中
國
撒
拉
族
人
的
祖
先
是
土
庫
曼
的
撒
拉
兒

部
落
，
西
元
十
四
世
紀
下
半
葉
從
撒
爾
馬
罕
︵
絲
綢
之
路
古

城
，
今
烏
茲
別
克
斯
坦
境
內
︶
遷
徙
到
遙
遠
的
中
國
。
撒
拉
人

現
已
失
去
土
庫
曼
民
族
的
種
族
認
知
，
代
之
以
部
落
認
知
，
長

期
的
與
世
隔
絕
更
使
它
的
語
言
和
風
俗
習
慣
等
受
到
漢
語
的
深

刻
影
響
…
…
。
小
冊
子
一
九
九
一
年
出
版
，
僅
七
十
頁
，
卻
像

沙
漠
深
處
中
的
一
泓
清
泉
，
激
發
我
不
斷
汲
取
絲
綢
之
路
歷
史

知
識
的
慾
望
。

回
國
後
，
我
有
幸
結
識
了
中
央
民
族
大
學
著
名
突
厥
語
學
者

胡
振
華
教
授
，
我
的﹁
中
亞
情
結﹂
得
以
延
續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初
，
他
曾
作
為
翻
譯
陪
同
蘇
聯
專
家
在
西
北
做
民
族
識
別

工
作
，
還
當
過
著
名
社
會
學
學
者
費
孝
通
的
助
手
，
在
新
疆
從

事
柯
爾
克
孜
等
少
數
民
族
語
言
的
田
野
調
查
研
究
。
令
我
感
動

的
是
，
我
現
雖
遠
在
香
港
工
作
，
但
胡
教
授
還
是
不
辭
辛
苦
，

經
常
將
研
究
成
果
用
電
郵
發
給
我
，
使
我
受
益
匪
淺
。

胡
教
授
告
訴
我
，
撒
拉
族
在
元
代
的
漢
文
獻
中
被
寫
作﹁
撒

剌
兒﹂
或﹁
撒
剌﹂
，
明
清
也
有
寫
作﹁
沙
剌﹂
、﹁
沙
剌
簇﹂
和﹁
薩

剌﹂
的
，
這
都
是
撒
拉
族
自
稱﹁
撒
拉
爾﹂
︵SA

LA
R

︶
的
不
同
漢
字

音
譯
。
撒
拉
族
祖
先
來
自
土
庫
曼
斯
坦
一
個
叫
做﹁
撒
勒
爾﹂

︵SA
LY
R

︶
的
部
落
，
它
早
已
成
為
土
庫
曼
民
族
的
一
部
分
了
。
而
幾
百

年
前
遷
移
到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撒
勒
爾
部
落
人
又
與
青
海
的
藏
族
，
甘
肅
、

青
海
的
回
族
、
蒙
古
族
和
漢
族
融
合
成
了
一
個
新
的
民
族
共
同
體
︱
撒
拉

族
。胡

教
授
認
為
，
中
國
的
撒
拉
族
與
土
庫
曼
斯
坦
的
土
庫
曼
族
歷
史
上
是

親
戚
關
係
，
但
由
於
歷
史
原
因
，
現
已
成
為
兩
個
完
全
不
同
的
民
族
了
。

他
不
同
意﹁
撒
勒
爾
部
落
源
自
撒
馬
爾
罕﹂
的
傳
統
說
法
，
並
通
過
史
料

和
田
野
調
查
證
明
自
己
的
觀
點
。
他
回
憶
說
，
自
己
的
蘇
聯
教
師
突
厥
語

言
學
家
埃
．
捷
尼
舍
夫
就
說
過
：﹁
撒
勒
爾
是
土
庫
曼
族
的
一
個
部
落
，

分
佈
在
土
庫
曼
斯
坦
東
南
部
恰
爾
朱
︵C

H
A
R
D
ZU

︶
及
塞
拉
赫
斯

︵SER
A
H
S

︶
一
帶
，
撒
勒
爾
方
言
是
土
庫
曼
語
的
一
種
方
言
。﹂
他
並

未
說
過
撒
勒
爾
居
住
在
撒
馬
爾
罕
。

一
九
九
二
年
夏
，
胡
教
授
曾
訪
問
土
庫
曼
斯
坦
，
實
地
調
查
研
究
發

現
，
歷
史
上
撒
勒
爾
部
落
就
居
住
在
土
庫
曼
斯
坦
的
東
南
部
，
在
伊
朗
境

內
還
有
一
些
，
但
沒
在
撒
馬
爾
罕
居
住
過
。
他
後
來
又
到
過
撒
馬
爾
罕
訪

問
，
只
聽
到
歷
史
上
這
裡
居
住
着
許
多
塔
吉
克
人
，
而
從
沒
有
居
住
過
撒

勒
爾
部
落
人
。

土
庫
曼
斯
坦
獨
立
時
間
不
長
，
國
家
也
小
，
為
證
明
本
民
族
歷
史
悠

久
、
文
化
燦
爛
，
才
將
撒
拉
族
當
成
了﹁
中
國
的
土
庫
曼
人﹂
。
除
中
國

外
，
這
個
昔
日
的﹁
馬
背
民
族﹂
還
散
居
在
前
蘇
聯
中
亞
各
國
、
俄
羅

斯
、
伊
朗
、
阿
富
汗
、
伊
拉
克
和
敘
利
亞
等
二
十
多
個
國
家
，
構
成
絲
綢

之
路
各
民
族
交
融
的
一
道
獨
特
風
景
。

撒
拉
族
與
維
吾
爾
、
哈
薩
克
、
柯
爾
克
孜
、
烏
茲
別
克
和
塔
吉
克
等
民

族
一
樣
，
是
我
國
五
十
六
個
民
族
大
家
庭
的
一
員
，
都
曾
是
絲
路
古
道
上

的﹁
馬
背
勇
士﹂
。
他
們
的
身
世
都
像
沙
漠
中
的
綠
洲
和
駝
鈴
一
樣
撲
朔

迷
離
，
值
得
我
們
去
追
尋
，
去
探
究
！

中國「土庫曼人」的前世今生

劉
以
鬯
主
編
的
︽
香

港
文
學
作
家
傳
略
︾

﹁
司
空
明﹂
條
中
，
指

司
空
明
年
輕
時
，
即
投

稿
︽
大
公
報
︾
文
藝

版
，
是
典
型
的
﹁
文
藝
青

年﹂
，
只
嘆
入
了
報
界
後
，
人

工
微
薄
，
迫
得
棄﹁
文
藝﹂
轉

寫
流
行
小
說
，
幫
補
家
計
。

司
空
明
原
名
周
為
，
入
報
行

後
改
名
周
鼎
，
在
︽
星
島
日

報
︾
由
編
輯
一
直
做
到
總
編

輯
；
期
間
即
以
司
空
明
筆
名
大

寫
通
俗
小
說
。
除
司
空
明
外
，

羅
孚
告
訴
我
他
還
有
另
一
筆
名

謝
無
咎
。
謝
無
咎
在
戰
後
的

︽
星
島
日
報
︾﹁
星
辰﹂
版
寫

了
不
少
短
篇
小
說
和
散
文
。
羅

孚
後
來
還
送
我
一
本
書
，
署
名

謝
無
咎
的
︽
臨
風
絮
語
︾
︵
文
風
出
版

社
，
缺
出
版
日
期
︶
，
這
相
信
是
周
鼎

唯
一
的
一
部
散
文
集
；
其
餘
得
見
的
全

是
司
空
明
的
小
說
。

司
空
明
的
小
說
，
雖
多
為
三
毫
子
小

說
，
但
不
脫
︽
大
公
報
︾
時
期
的
文
藝

格
局
，
弄
詞
遣
句
雖
見
西
化
，
但
不
算

嚴
重
，
讀
來
可
喜
。﹁
文
藝
腔﹂
仍
散

落
在
︽
臨
風
絮
語
︾
各
篇
，
且
看
︽
寒

夜
星
光
︾
這
一
段
：

﹁
午
夜
夢
迴
，
山
谷
裡
的
那
陣
犬

吠
，
聽
來
有
點
淒
厲
。
爬
起
身
推
窗
一

望
，
對
面
的
山
壁
，
就
比
夜
色
更
黑
，

沒
有
一
點
兒
動
靜
。
斜
坡
下
的
路
燈
，

從
樹
木
的
葉
簇
中
間
篩
出
慘
澹
的
光

線
，
相
形
之
下
，
天
空
顯
得
更
其
黝

暗
。﹂在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作
家
有
所
謂

粵
港
派
和
中
原
派
。
周
鼎
是
廣
東
人
，

但
因
在
中
原
報
紙
工
作
，
所
寫
小
說
鮮

見
粵
語
入
文
，
但
在
︽
臨
風
絮
語
︾

裡
，
卻
迭
見
廣
府
話
，
如
︿﹁
芭
蕉
葉

最
大﹂
﹀
：

﹁
我
想
到
這
故
事
，
純
然
由
於
一
個

茶
博
士
。
他
工
作
的
那
間
茶
樓
，
靠
近

櫃
枱
的
幾
張
桌
子
全
是
常
客
。
十
多
張

熟
面
孔
，
大
清
早
碰
頭
，
總
跟
這
茶
博

士
聊
聊
：﹃
聽
到
乜
嘢
新
聞
呀
？﹄﹂

雖
然
對
白
才
用
廣
府
話
，
但
有
題
目

竟
也
用
上
了
：
︿
為
人
冇
功
勞
﹀
。

︽
臨
風
絮
語
︾
的
用
語
，
是﹁
隨
心
所

欲﹂
，
謝
無
咎
也
無
所
顧
忌
，
也
無
特

別
雕
琢
；
他
連
上
海
話
也
寫
上
了
：

﹁
此
地
格
的
小
菜
這
幾
年
交
關
進

步
，
比
之
前
十
年
廿
年
的
麥
思
︵
東

西
︶
，
勿
曉
得
相
差
幾
化
，
差
勿
搭
得

着
從
前
上
海
格
水
準
哉
，
不
過
，
迭
浪

相
有
交
關
材
料
買
勿
着
，
儂
要
吃
地
道

格
家
鄉
菜
…
…﹂

︽
臨
風
絮
語
︾
題
材
多
樣
，
全
是
日

常
生
活
瑣
事
。
謝
無
咎
寫
來
，
一
點
也

不
沉
悶
，
可
見
他
的
性
情
；
和
我
接
觸

過
的
周
鼎
，
真
的﹁
判
若
兩
人﹂
。

這
書
雖
缺
出
版
日
期
，
但
由
內
文
來

追
查
，
可
知
書
內
各
篇
，
當
寫
於
一
九

六
七
至
六
八
年
間
。
證
之
︿
嘴
裡
淡
出

鳥
來
﹀
：

﹁
我
們
最
後
一
次
在
福
來
居
品
茗
時

是
一
九
四
六
年
。
距
今
已
二
十
一
年

了
。﹂﹁

四
六﹂
加﹁
二
十
一﹂
，
即
一
九

六
七
。

又
證
之
︿
二
十
三
年
前
的
今
日
﹀
：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日
本

終
於
無
條
件
投
降
了
。
到
今
天
，
屈
指

算
來
剛
好
是
二
十
三
周
年
。﹂

﹁
四
五﹂
加﹁
二
十
三﹂
，
是
一
九

六
八
。

謝
無
咎
這
系
列
的
散
文
小
品
，
料
是

從
報
上
的
連
載
輯
錄
而
成
。
相
信
他
還

有
不
少
遺
文
，
還
待
我
們
去
發
掘
。
畢

竟
，
他
的
作
品
，
並
非
全
屬
為
稻
粱

謀
，
有
不
少
是﹁
大
為
可
觀
的﹂
。

謝無咎的散文

每
天
清
早
，
大
澳
佛
教
筏
可
紀
念
中
學
惲
福
龍
校
長
都
會

站
在
校
門
前
面
向
同
學
說﹁
早
晨﹂
。
校
長
家
住
火
炭
，
每

天
五
時
許
步
行
下
山
乘
東
涌
巴
士
，
輾
轉
回
到
校
中
。
起
初

回
應
的
學
生
未
及
兩
成
，
五
年
下
來
，
早
晨
聲
音
已
此
起
彼

落
。﹁

我
相
信
習
慣
成
自
然
，
我
慣
了
上
下
車
都
向
車
長
司
機
說

早
晨
謝
謝
，
兒
子
學
習
照
做
。
孩
子
不
打
招
呼
，
是
家
長
未
做

好
榜
樣﹂
。
惲
校
長
香
港
大
學
畢
業
後
，
到
城
大
任
教
授
，
子

女
稍
長
，
為
求
有
更
多
時
間
陪
伴
他
們
成
長
，
他
選
擇
到
中
學

任
校
長
。
這
位
剃
光
頭
、
蓄
鬍
子
的
校
長
形
象
鮮
明
︱
︱

﹁
初
期
學
生
二
百
八
十
多
人
，
我
決
心
留
鬍
子
，
至
收
生
名

額
達
五
百
我
方
剃
掉
，
但
，
我
絕
不
濫
收
，
一
百
位
約
收
廿

位
，
要
挑
選
那
些
抱
有
上
進
心
的
年
輕
人
，
當
他
們
知
道
自
己

是
經
過
精
挑
細
選
的
，
信
心
便
來
了
。﹂﹁
每
年
我
都
要
求
某

批
同
學
留
班
、
免
卻
中
六
畢
業
生
未
及
小
學
程
度
的
情
況
，
可

惜
，
今
天
有
中
二
留
班
生
，
可
以
到
另
一
學
校
升
讀
中
四
。
去

年
走
了
卅
多
人
，
我
不
在
乎
，
最
重
要
是
學
生
質
素
。﹂
惲
校

長
眼
中
的
學
生
是
自
己
的
子
女
，
曾
幾
何
時
，
他
出
席
重
要
活

動
，
校
方
急
電
告
知
有
同
學
情
緒
出
現
問
題
，
他
立
即
由
九
龍
塘
趕
返
大

澳
，
事
情
辦
妥
再
返
，
他
解
釋
說
有
孩
子
需
要
我
！
多
感
動
，
難
怪
他
在

校
內
贏
得
了
爸
爸
校
長
的
美
譽
。

馮
志
成
同
學
小
時
候
失
去
雙
親
，
無
心
向
學
，
及
至
入
讀
筏
可
也
是
抱

着
不
認
真
的
心
態
，
直
至
那
天
深
夜
，
見
校
長
還
未
下
班
，
他
想
：﹁
校

長
為
我
們
付
出
太
多
了
，
怎
能
不
好
好
做
人
？﹂
蔡
祥
志
曾
經
是
個
機

癡
，
打
機
連
父
母
和
學
業
也
不
顧
。
至
轉
校
至
筏
可
入
住
寶
蓮
寺
宿
舍
，

沒
有
電
腦
和
上
網
，
加
上
茹
素
，
生
活
變
得
更
充
實
。
為
了
感
恩
校
長
無

時
無
刻
的
關
愛
，
學
校
兩
成
同
學
都
自
發
稱
校
長
為
爸
爸
。

中
史
周Sir

指
學
習
中
國
歷
史
猶
如
男
女
談
戀
愛
，
大
家
不
肯
互
相
認

識
，
硬
要
向
對
方
說﹁
我
愛
你﹂
也
是
說
謊
，
所
以
要
愛
國
必
先
了
解
中

國
的
優
良
歷
史
。
他
讚
美
校
長
夠
膽
識
，﹁
那
年
只
有
一
位
學
生
選
讀
，

他
也
開
班
，
果
然
，
年
輕
人
對
有
興
趣
的
課
程
，
學
習
起
來
事
半
功

倍
。﹂
潘
副
校
長
當
年
一
起
入
職
的
廿
多
位
同
事
，
只
走
剩
他
一
人
，
由

未
婚
至
已
為
人
父
，
他
每
星
期
只
在
周
末
回
家
，
副
校
長
見
學
生
比
見
子

女
多
。
惲
校
長
又
如
何
？﹁
我
每
天
都
回
家
，
這
是
對
太
太
的
承
諾
，
當

年
她
願
意
讓
我
放
棄
大
學
教
職
當
校
長
，
我
要
好
好
擔
起
丈
夫
的
角
色
。

人
的
責
任
，
不
只
在
工
作
，
希
望
各
方
都
兼
顧
做
好
。
我
追
求
生
命
留
下

痕
跡
。
我
相
信
這
道
痕
已
深
深
打
在
同
學
的
心
裡
，
除
了
每
天
的
早
晨
，

還
有
校
長
常
說
的
金
句
：﹁
失
敗
者
有
一
百
個
理
由
，
成
功
只
有
一
個
，

堅
定
的
意
志
力
。﹂
祝
校
長
早
日
剃
鬚
成
功
！

可敬的爸爸校長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上
世
紀
四
五
十
年
代
走
過
來
的
香
港
人
看
見
這
駭

人
的
標
題
，
肯
定
會
說﹁
折
墮﹂
，
折
福
也
。
戰
時

以
至
六
七
十
年
代
，
叉
燒
飯
都
是
美
食
，
叉
燒
更
是

過
時
過
節
，
或
是
有
客
人
來
訪
，
普
通
家
庭
才
捨
得

花
錢﹁
斬
料﹂
，
去
附
近
燒
臘
舖
買
十
元
八
塊
叉
燒

回
來
奉
客
的
珍
饈
。

叉
燒
飯
是
幾
時
開
始
變
為﹁
不
是
人
吃
的﹂
呢
？
我
是

最
近
在
某
報
一
位
標
榜
健
康
飲
食
的
烹
調
專
家
的
文
章
看

到
的
。
她
說
食
物
的
配
搭
，
最
好
是
纖
維
配
澱
粉
，
或
者

纖
維
配
肉
食
，
最
難
消
化
是
肉
食
配
澱
粉
，
而
且
叉
燒
經

高
温
燒
烤
，
已
不
健
康
，
配
上
精
米
白
飯
，
更
不
是
人
吃

的
了
！

我
不
知
這
種
說
法
有
否
科
學
根
據
，
畢
竟
關
於
飲
食
的

理
論
總
是
時
時
改
變
，
比
如
牛
奶
、
牛
油
和
五
穀
，
對
人

是
有
益
，
還
是
有
害
呢
？
正
反
兩
派
都
各
有
說
法
，
一
般

人
只
能
靠
常
識
行
事
，
樣
樣
都
吃
一
點
，
求
個
平
均
萬

全
。
不
過
，
第
一
次
讀
到﹁
叉
燒
飯
不
是
人
吃
的﹂
這

話
，
不
知
怎
的
心
中
竟
有
種
悲
哀
，
好
像
一
整
代
香
港
人

出
賣
了
自
己
，
忘
了
本
。

其
實
那
作
者
沒
錯
，
她
只
是
希
望
大
家
吃
得
健
康
。
但

我
們
對
叉
燒
飯
這
類
港
式com

fortfood

，
真
是
有
很
深
的

感
情
。
近
至
周
星
馳
一
九
九
六
年
電
影
︽
食
神
︾
裡
，
加

了
洋
葱
和
荷
包
蛋
的﹁
黯
然
銷
魂﹂
叉
燒
飯
，
遠
至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粵
語
長
片
，
比
如
︽
可
憐
天
下
父
母
心
︾
這
類
以
白
燕
、

張
活
游
為
父
母
的
貧
苦
家
庭
，
如
何
掙
扎
撫
育
眾
多
兒
女
的
故
事
，

裡
面
出
現
有
關
叉
燒
飯
的
場
面
，
總
是
非
常
感
人
的
。
周
星
馳
版

的
，
是
對
愛
情
的
禮
讚
；
白
燕
、
張
活
游
版
的
，
通
常
是
不
勝
子
女

的
苦
苦
哀
求
，
才
難
得
上
一
次
館
子
吃
叉
燒
飯
，
結
帳
時
還
是
要
問

朋
友
借
錢
才
能
埋
單
那
種
。
更
慘
的
情
節
，
是
父
母
實
在
負
擔
不

來
，
要
送
一
個
幼
小
的
女
兒
給
人
家
養
，
離
別
前
給
她
吃
的
最
後
一

餐
，
往
往
就
是
一
碗
叉
燒
飯
，
有
時
甚
至
只
是
一
碗
白
飯
加
隻
熟
雞

蛋
。
吃
完
飯
，
孩
子
就
在
一
片
大
人
的
哭
聲
中
給
人
抱
走
。
這
些
電

影
場
面
，
是
那
時
真
實
世
界
常
有
的
事
。

時
代
富
足
了
，
叉
燒
飯
竟
變
了
毒
物
，
我
們
卻
不
會
忘
記
叉
燒
飯

代
表
過
的
豐
足
與
苦
難
。

叉燒飯不是人吃的！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遊
逛
鎌
倉
，
大
佛
是
必
遊
景
點
，
但

古
都
又
豈
只
得
鎌
倉
大
佛
一
個
景
點
可

觀
？！
無
論
是
半
日
遊
或
一
日
遊
；
無
論

是
佛
教
文
化
或
文
學
藝
術
，
鎌
倉
都
有

無
數
亮
點
吸
引
遊
人
。

說
到
鎌
倉
一
定
會
提
起﹁
鶴
岡
八
幡

宮﹂
。

鶴
岡
八
幡
宮
位
於
鎌
倉
市
中
心
，
以
朱
色

本
殿
和
大
石
台
階
為
特
色
的
一
座
神
社
，
是

武
士
門
第
源
氏
和
鎌
倉
武
士
的
守
護
神
。
源

賴
義
平
定
奧
州
之
後
，
於
一
零
六
三
年
把
京

都
的
岩
清
水
八
幡
宮
勸
請
到
了
由
比
之
濱
附

近
，
以
此
為
開
端
。
到
了
一
一
八
零
年
，
進

入
鎌
倉
的
源
賴
朝
，
為
了
祈
禱
平
家
討
伐
和

源
氏
家
族
的
復
興
，
把
大
社
搬
遷
到
了
現
在

的
地
方
。
之
後
神
社
毀
於
火
災
，
但
在
一
一

九
一
年
再
次
重
建
。
神
社
本
殿
經
修
復
成
現

在
的
上
下
兩
宮
的
結
構
，
現
在
的
本
殿
︵
上

宮
︶
與
若
宮
︵
下
宮
︶
都
已
被
指
定
為
日
本

重
要
文
化
遺
產
。

鶴
岡
八
幡
宮
境
內
大
致
可
分
為
六
處
神
社
，
分
別

為
：
白
旗
神
社
、
丸
山
稻
荷
社
、
祖
靈
社
、
今
宮
、
旗

上
弁
財
天
社
，
以
及
最
大
的
本
宮
︱
八
幡
宮
。

院
內
還
留
有
舞
殿
，
及
以
春
季
櫻
花
和
夏
季
荷
花
著

稱
的
源
平
池
、
樹
齡
已
過
千
年
的
大
銀
杏
樹
等
，
這
些

都
使
人
感
到
歷
史
的
悠
久
和
深
沉
。

從
位
於
院
內
南
側
三
牌
坊
，
延
伸
向
由
比
之
濱
，
長

達
大
約
五
百
米
的
段
葛
參
道
，
是
為
了
祈
禱
源
賴
朝
之

妻
北
條
政
子
順
產
而
修
建
的
參
道
，
到
了
春
季
，
這
裡

變
成
一
道
名
副
其
實
的
櫻
花
隧
道
，
漫
步
其
中
，
想
必

浪
漫
非
常
。

據
說
，
每
年
元
旦
，
眾
多
遊
客
為
了
新
年
第
一
次
參

拜
，
而
專
訪
此
地
，
熱
鬧
非
凡
。
可
惜
到
訪
鶴
岡
八
幡

宮
，
未
得
其
時
，
與
元
旦
相
距
還
有
一
周
，
無
緣
參
與

盛
況
！ 歷史悠久八幡宮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早餐時，小孫子突然發問：「爺爺，再準備寫甚麼
文章？」我不禁一愣，沒想到一個才七歲的小蘿蔔
頭，居然暗中悄悄關注起我的寫作來。說心裡話，這
叫我無論如何都沒法不感動。望着他剛理過髮的小腦
袋，我靈機一動，說準備寫一寫他媽媽給我們理髮的
事，小傢伙立馬歡呼起來……
孩子愛媽媽乃是天性，這沒甚麼可說。值得一說

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年輕媽媽們。
當社會目光聚焦於官場腐敗、貧富懸殊、物價飛

漲、誠信垮塌、黃賭毒死灰復燃等種種醜惡現象，紛
紛吶喊社會公平正義時，或許根本沒人感興趣一個家
庭環境、人生經歷、文化程度、生活習慣、價值取
向、審美情趣都可能迥異，又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女
子，婚後要融於婆家（官話叫做「同呼吸，共命
運」），談何容易！
儘管古往今來的男權社會早已佈下天羅地網，讓很
多女子「落網」，使其下意識地具有了融於婆家的
「天性」，但無數事實說明，這種「天性」很多時候
往往不堪一擊，尤其拜金主義大行其道，傳統美德遭
到嚴重破壞的當下更甚，就如同那句老話說的那樣，
很多人「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
至完全沒有入黨」。由此而成的人間悲劇、社會鬧
劇、家庭慘劇，幾乎每天每日每時每刻都在上演。
正因為如此，所以那天我去漢口購買電動理髮推

子，女老闆聽說兒媳為我們家祖孫三代理髮的事跡
後，才驚嘆不已：「啊？媳婦肯幫爹爹剃頭？不錯，
不錯！現今再到哪裡去『萌』（意指上窮碧落下黃泉
地尋找）這樣的媳婦喲！」
女老闆的驚歎，說是褒揚就是褒揚，說是抱怨也是
抱怨。

誰都清楚，姑娘在娘家，基本就一個角色：父母膝
下的女兒。可是，一旦嫁入婆家，一夜之間她那角色
就五花八門了：丈夫面前是妻子；公婆面前是兒媳；
祖公祖婆面前還是孫媳；哥嫂面前又是弟媳；弟弟妹
妹面前是嫂子；她甚至還可能是奶奶、大媽、嬸娘、
舅媽、姑媽、姨媽等等。看看，僅僅其中一個角色，
就足以令人頭大，更別說把這些角色一一演到位，演
得舅舅疼、姥姥愛那樣盡善盡美，方方面面都「讚一
個，頂一個」的程度。
因此，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從某種意義上說，並

不亞於一個系統工程，不僅紛繁複雜，而且堪稱艱
巨。尤其對當今已習慣嬌生慣養的獨生女來說，不啻
一座山！在此等國情之下，人們對勇往直前的，自然
要交口稱讚；而對那些望而生畏的、落荒而逃的、格
格不入的，則很難不說三道四。褒貶臧否，蓋源於
此。
從心理學角度看，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無疑是一

個需要假以時日的過程。不要說婦女告別「堂客」成
為職業女性，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經濟上步入獨立，
自我意識日趨增強，一切皆已發生翻天覆地巨變的當
今，即使在瀰漫着「三從四德」腐臭氣息，牛不喝水
強按頭的封建時代也決無例外。「一番風雨路三
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從今分
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舊時這些令
人潸然淚下的詩句，是不是訴盡箇中滋味？再看看身
邊，誰都不難發現，有的人甚至終其一生都沒能轉換
過來，不見容的詬病也歷來「豐富多彩」，可謂既形
象又經典，如「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
「貌合神離」、「朝秦暮楚」……
由此可見，無論新社會舊社會，女子婚後的角色轉

換，不僅是其個體人
生中不可小覷的私
事，甚至還是一個值
得「焦點訪談」的社
會「公事」。
因而女子婚後的角

色轉換，理應引起全
社會的關注，尤其作
為新時代的公婆，更
應率先考慮：在這個
需要假以時日的心路
歷程中，我們該為孩子做些甚麼？是殫精竭慮，與時
俱進，敢於擔當，言傳身教，為其一生的幸福主動當
個促進派；還是渾渾噩噩，鼠目寸光，聽之任之當個
逍遙派，甚至做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東風惡」
（典出陸游《釵頭鳳》）？
無庸贅言，這問題自然也常在老朽心頭縈繞。因而

當兒媳（某公司人事主管）自己動手給小孫子剪頭髮
時，我驀然意識到，或許此舉意義非同尋常：它不僅
是省了（到理髮店排隊等候的）時間，更不在於節約
了多少錢（理髮費），而是有着比這些更深層、更重
要的意義。很明顯除了「儉以養德」外，它還是一個
契機，一個公婆們為之踏破鐵鞋的契機。因此，作為
父親，我沒有任何理由不抓住它。於是，我當即要求
兒媳，給我們爺兒幾個都理一理吧！並鼓勵孩子，不
要怕，只管大膽剪，這次沒理好，下次再來，先拿老
爹練手藝……
如今，兒媳的理髮手藝雖不能跟專業師傅比，但已

有不小進步。更重要的是，通過給家人理髮，明顯感
到孩子不僅有了居家生活的成就感，還增加了相依為

命的親情，主人意識、責任意識都進一步增強。
除了要注意抓住這類契機外，愚以為更重要的是，

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為孩子們創造條件，主動幫其一
把。雖說我們這些蟻族的日常生活盡是些雞毛蒜皮，
似乎跟「興邦」無關，但誰又能說閭巷間的雞毛蒜皮
累積起來，不能築起民族興盛的巍巍大壩呢？因此，
舉凡柴米油鹽、衣食住行、舉手投足、待人接物，皆
是可以創造條件的載體。至於具體該如何去創造，相
信見仁見智者，而比老夫高明的更是大有人在。
說到這裡，有兩種不可取的傾向值得注意：
一是害怕家庭產生矛盾，公婆自覺自願或忍氣吞聲

包攬一切。
二老傾其所有，包吃包住包做家務，把「家」辦成

旅館和飯舖，既不讓媳婦履行家庭義務，也不敢大膽
要求其樹立責任意識，坊間對此戲稱為「燒火帶引
伢，一摸帶十雜」。不難想見，在這樣的環境裡，媳
婦被高高供起，始終沒有「鐵鍋頂頭」，即使成了母
親，也是很難在思想上「長大」的。而這樣的家庭，
表面看風平浪靜，似乎很和諧，其實不然，一遇風吹
草動，便雞犬不寧。筆者身邊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
限於篇幅，恕不詳述。
二是不教而誅，一味指責。
公婆（尤其是婆婆）眼裡，媳婦如同家賊，時刻都
在提防你的一舉一動是不是「思想上沒有完全入黨，
甚至完全沒有入黨」？對媳婦的優點視而不見，而缺
點和過失則每每記憶猶新。對內，算經濟賬，橫挑鼻
子豎挑眼，媳婦無所適從，動輒得咎；對外，算政治
賬，「婆婆身後背面鼓，到處說媳婦」。日前本埠甚
至有媒體披露，某婆婆因嫌兒媳稍胖，竟強令其做基
因檢測！一篇讀罷頭飛雪，如此蠻橫，如此不近人
情，你叫孩子如何去跟婆家「同呼吸，共命運」？
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古人曾云「多年媳婦熬成

婆」，可時代變了，我們還能再讓孩子們去「熬」
嗎？

從兒媳為家人理髮說起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最
近
上
臉
書
、
微
信
群
，
被
歌
手
周
杰
倫
及

昆
凌
的
世
紀
婚
禮
照
片
報
道﹁
洗
版﹂
。
他
倆

的
甜
蜜
婚
紗
照
，
看
上
去
就
如
公
主
王
子
一

般
，
令
人
羨
慕
。
不
管
是
不
是
周
董
的
粉
絲
，

都
一
定
被
他
倆
結
婚
行
禮
的
地
方
︱
有
三
百
年
歷

史
、
如
童
話
般
的
古
堡
所
吸
引
吧
。
相
信
打
扮
得
美

麗
動
人
，
在
古
堡
舉
行
婚
禮
是
很
多
女
性
夢
寐
以
求

的
童
話
大
結
局
，
然
後
公
主
與
王
子
一
直
過
着
幸
福

生
活
，
直
到
永
遠
…
…

但
往
往
發
生
不
一
樣
的
結
局
，
若
把
鏡
頭
快
轉
到

十
年
後
，
古
堡
變
成
三
百
呎
的
斗
室
，
當
初
天
真
美

麗
的
公
主
變
成
中
年
發
福
婦
人
，
窈
窕
身
影
已
不
復

見
，
一
邊
忙
着
做
飯
，
一
邊
對
孩
子
咆
哮
：﹁
趕
快

做
功
課
！﹂

而
當
初
英
俊
不
凡
的
王
子
，
為
了
置
業
儲
蓄
首

期
，
勤
勞
工
作
，
每
天
與
客
戶
吃
飯
喝
酒
，
長
期
不

健
康
飲
食
及
精
神
壓
力
下
，
導
致
啤
酒
肚
出
現
、
髮

線
後
退
。﹁
有
情
飲
水
飽﹂
的
情
節
大
概
只
能
在
童

話
故
事
中
找
到
。
生
活
逼
人
，
大
家
以
為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的
童
話
故
事
主
角
，
其
實
也
需
要
為﹁
公
主
與

王
子
從
此
一
直
過
着
幸
福
生
活﹂
的
咒
語
折
腰
。

相
信
以
上
是
不
少
香
港
夫
妻
的
寫
照
，
香
港
生
活
指
數
高
，

百
物
騰
貴
，
衣
食
住
行
無
一
例
外
。
特
別
在
住
屋
方
面
，
早
前

中
文
大
學
香
港
生
活
質
素
指
數
指
出
，
一
個
家
庭
，
需
要
不
吃

不
喝
十
四
年
，
才
能
買
入
九
龍
區
一
個
四
百
呎
的
單
位
。
每
年

施
政
報
告
也
有
措
施
出
台
，
希
望
抑
止
香
港
樓
價
繼
續
瘋
狂
飆

升
，
可
惜
事
與
願
違
，
樓
價
仍
然
居
高
不
下
。
不
能﹁
安

居﹂
，
市
民
又
怎
可﹁
樂
業﹂
呢
？

香
港
的
堅
尼
系
數
︵
判
斷
收
入
分
配
公
平
程
度
的
指
標
，
貧
富

懸
殊
指
數
零
點
四
為
警
戒
線
，
數
字
愈
小
，
收
入
愈
平
均
︶
由
一

九
八
一
年
零
點
四
五
已
升
到
二
零
一
一
年
的
零
點
五
四
，
明
顯
的

升
幅
代
表
香
港
貧
富
懸
殊
愈
來
愈
嚴
重
，
難
怪
社
會
不
同
階
層
人

士
也
叫
苦
連
天
。
面
對
這
樣
的
問
題
，
其
實
有
不
少
人
士
提
出
，

首
要
是
減
少
社
會
的
撕
裂
，
讓
政
府
可
以
順
利
施
政
，
而
其
中
一

項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就
是
減
低
香
港
的
貧
富
懸
殊
，
讓
社
會
資
源
得

以
均
衡
地
分
配
。
未
來
希
望
更
多
有
能
之
士
參
與
香
港
政
策
發

展
，
讓
我
們
如
童
話
故
事
般
過
着
幸
福
生
活
！

不一定幸福的童話結局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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